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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小草不迷人，
粉黛乱子最销魂。
秋日摇落起苍黄，
缀山增色换霓裳。

微微红尘轻云荡，
缕缕情丝诉衷肠。
纤纤枝叶细眉扬，
娉婷袅袅漫悠长。

多姿粉黛似彩霞，
仙女娇娘都宠她。
爱以自炫迷人眼，
翩翩起舞为红颜。

风起云涌掀波澜，
春心荡漾泛漪涟。
秋日繁华忆阑珊，
倾城倾心意无眠。

注：粉黛乱子草（学名：Muhlen-
bergia capillaris （Lam.） Trin.）：多年
生暖季型草本。

年初大哥过生日，我给堂弟小乐打
电话，邀请他来家小聚。小乐爽快答
应，但特别申明刚打完新冠疫苗，遵医
嘱暂不能喝酒。打疫苗？我一阵尖叫，
你不怕疼？我仿佛看见眼前就有一根
又细又尖的针头，正扎向我的手臂。

上小学一年级时，某天教室里来
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听老师说要
为同学们打预防针。轮到我时，医生
用细细的针头，在我的左手臂上画了
一个井字，疼得我哇哇大叫。这事过
去了几十年，至今想起来仍不寒而栗。

堂弟说其实并不怎么疼呢，姐，你
也抓紧去打哦。我？我当即摇头，我
又不是公职人员，谁管得了我呢？

没几天，我所在的旅游行业工作
群里，群主发来一条通知，号召各企业
18－59岁的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并附
上相关操作流程，诸如先填表，再去主
管部门开介绍信之类的。

我原本对这事就很抗拒，一看程
序这么复杂，便不予理会。当天发了
一条朋友圈，旗帜鲜明地表明放弃接
种。满以为这条朋友圈会像以前一样
获赞无数，却没一个人力挺我。有些
微友安慰我说打针不疼，就像蚊虫叮

咬；有的严肃地告诉我，打疫苗是预防
新冠肺炎，阻断疫情传播的最有效的
手段。

我这人一向固执己见，一旦决定
的事就很难改变。

我母亲却特别热衷这事，但按当
时的规定，60 岁以上的老人暂缓接
种，这让她很苦恼。她每天都在期盼
能早点放开接种范围，她说哪怕自费
也行，打了才放心。

有啥不放心的呢？我不照样没打
吗。我觉得母亲有点杞人忧天。

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国外疫情
的日益严峻，身边朋友打疫苗的积极

性越来越高。新闻媒体每天都
公布新到多少份疫苗，并附疫
苗分配表，倡议适龄、无禁忌
症人群尽快接种，做到应接

尽接。
听说身体健康的老人也

可以接种了，这让母亲特
别兴奋，她第一时间去了
医院。

三个星期后，母
亲完成了第二针疫
苗，放心地去了高山
避暑。每次和她通
电话，她都会提醒我
早点打疫苗。我每
次都说好好，却迟迟

没有行动。
进入七月，朋友圈的半壁江山都

发的是打疫苗的事。新闻媒体还特
意发了一篇《给不愿打疫苗朋友的一
封信》。信里说：“接种疫苗是民族责
任，也是社会义务。全民接种免疫，
不仅代表健康和安全，也预示着责任
和担当，人人都主动打疫苗，才能达
到构建全面免疫屏障的目的。”这些
话触动了我，我逐渐意识到一意孤行
的行为，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不负
责任的表现。

我开始关注城区接种点的情况。
从朋友圈获悉，各个接种点都要排很
长的队，又正值高温，这让我迟迟下不
了决心。

七月下旬，国内部分省市又增加
不少新冠病毒患者，我所在的旅游行
业最先按下暂停键。身边像我这样
的青壮年还没接种疫苗的已属凤毛
麟角。

我终于冒着酷暑去了医院，同时
接种的还有一位男士。医生问：“你俩
谁先来？”“我。”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抢
先说道。说完，我主动伸出左手臂，握
紧拳头，咬紧牙关，双眼直直地望着屋
顶。很疼吗？医生温柔地问我，待我
还没回过神来，她说好了，看你吓得。

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手臂，这一
针倾注了无数科学家心血的疫苗，正
流淌在我的体内，一种民族自豪感油
然而生。

打完第一针，我心情特别舒畅，先
前的恐惧感也烟消云散。之后我每天
都在倒计时，期盼早日接种第二针。

8月22日，手机收到短信提醒，第
二针接钟时间已到。

我飞快地去了医院，再没像上次
那样紧张。接种完毕，我打开手机，
惊奇地发现绿色的健康码四周都镶
了金边。

我很得意地截图发了条朋友圈，附
上一句“这是祖国给人民的镇定剂”。

这一次，我的朋友圈收获了无数
个赞。

“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
机场，随便赶上哪班就搭上哪班机。”
至今记得香港演员梁朝伟几年前说
起飞到伦敦广场“喂鸽子”的那条微
博，留在我意识底层的感觉不似舆论
之哗然，反而是那份如风的随性浅浅
流淌了连绵至今的感动。

因为在平常人当中，除了小孩
子，恐怕已没什么人还稀罕喂鸽子
了。人们看紧钱包，宁愿喂胖自己也
不愿与一面之缘者分享。后来听到
一首叫《鸽子》的民谣，当中就有一
句，“伪善的人来了又走，只顾吃穿”，
我方才知道，这种感受叫孤独，而这
感受本身，并不孤独。

其实，喂鸽子，有什么不好呢？
每个人都向往飞翔，不管是不是有一
双翅膀，是不是要借用一双翅膀。

几年前，当我和男朋友在一座公
园路过摩天轮时，我拉着他过去，他却
说他恐高，不想坐。那之后，我没有机
会登高，尤其是同他一起。因为生怕
遇到什么意外，他便理所当然地不肯
救我。就像希区柯克的《眩晕》里面，
男主角眩晕在高塔的半路，对处于生
命危难中的女主角无能为力。而我总
是与他在一起，所以除了四岁时穿着
小黄棉袄和母亲一道坐过的那次，我
再没有触碰过这头庞大的怪物。

即便它就在我的眼前，我看见
偌大的摩天轮架在桥上，桥下面就
是海河，可是毫无感觉。怎么说呢，
它在我眼中就像地摊儿上三无厂家

生产的速写本的封面，有的只是苍
白的线条和印刷不清的背景，昭示
着被大批量复制的可能性。一张摆
在它前面的笑脸与之构成的两个同
心圆，可能出现在任何一张被点赞
的照片里，以不同的圆心距，却同样
的乏味。

所以，当一间间透明屋子缓缓离
地，我并不为自己的无动于衷感到丝
毫惊讶。毕竟，我过早实现了同龄孩
子们梦想中玩儿一把“高档游乐设
施”的愿望，并且觉得无聊。它走得
跟蜗牛一样慢，年少的我待在上面除
了发呆没有任何事可以做。人太小，
尚不知闲看风景；如今，却觉得心已
老，当繁忙疲累成了常态，最最消受
不起的正是这样的“无聊”。

我甚至预感，假使我在上面，站
在地面或高楼上的某个人正把头深
深埋进一架望远镜，以最平庸的好奇
窥探这房间里的生物，将在漫长的半
小时中如何自处。果真有这样无聊
的人，他大概会看到我自始至终都在
走来走去，把所有座位坐了个遍，却
不曾捂热自己的屁股。一双冷手还
要幼稚地从暖出汗的兜里掏出，在哈
满口气的擦不干净的玻璃窗上，几次
抬起，写不出半个字来。

但更有可能的是，没人看我，我
也看不见任何人。我唯一能看见的
将是一只鸽子，从遍地啄食的同类身
边悄然走开，不去管是不是要被扣上

“孤僻”“不合群”的罪名。它掠过我，
目光如同翅膀一扫而过，不知看没看
我、如何看我。但按理说，向天空独
自飞翔的生命，不应看我，也不应看
任何人。它的胸中自有磁场，比我们
任何一款电子设备上的GPS、Wi-Fi、
Bluetooth都靠谱。

而我只能站在密闭而透明的有
限空间望向这之外的无垠，忽然领
悟，这世上又有哪一只自由的鸽子真
正需要我们喂养？

自由如你，从远方，到远方。我
不曾追赶，也从未同行。但我来过这
里，静静地站上一会儿，了无遮挡。

这个天
以为它要下雨时它不下

以为它不下雨时却下个不停
这与“天有不测风云”的老话

何其高度一致
我完全可以理解天气预报为什么
总会在准与不准之间摇摆不定

我也完全理解它
因此有苦难言地承受
许许多多莫名的指责

但，我还是相信天气预报的
我相信它绝不可能信口开河

我相信它的准与不准
肯定都是有依据的

我更相信它
绝不可能，也肯定不敢

无中生有，或者
把有说成无，把白说成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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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龙泽平

粉黛乱子
醉红颜

■汤仕雄

摩天轮慢走走
■梁 爽

晚霞余晖（国画）。 作者 李凡伟


